宋代役法

1、 役的起源

2、 宋代的職役

《文獻通考》〈職役考〉12/歷代鄉黨版籍職役﹕「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 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 手力、散 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侯、揀搯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充。」
  吏：嘉定赤城志17/〈吏役門.州役人〉：國初置自都孔目官都至糧料押司官，凡十 階謂之職級。其次曰前行、曰後行，又其次曰貼司，募有產而練於事者為之
     《陸象山先生全集》8/官人者，異鄕之人。吏人者，本鄕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扵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然也。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為之、爭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其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之知事實，故官人欲知事實甚難。
  衙前《淳熙三山志》13/〈版籍類.州縣役人〉﹕「衙前八十三人。初衙前入役曰鄉戶、曰押錄、甲長名，職次曰客司、曰通引官，優(者)曰「衙職」。建隆以來，召 投名惟鄉戶押錄(衙前闕，即抽差年滿押錄三年,里正二年,替限內名管重難一次)主持管押官物，必以有物力者，其產業佔可二百緡許收繫。更重難日久，有勞至都知兵馬使試驗其才，遣闕與補攝。雍熙三年，本州衙前并使院諸色公人，總五百四十一人(咸平年，福州主事三萬戶以上，衙前諸色公人夫，存留三百五十人內，衙前都押衙以下軍將通引官客司廳子共一百二十人)後定衙前以二百五十四人為額，內鄉戶隨事立額，其主持重 難及優…三年為界。天聖八年，吳思等乞，依泉州例，二年一替，至和元年前轉運使蔡襄上言﹕本路差使衙前不均，請行重定以產多少均重難分數，產錢五百者定入十九分重難以上，遞加至三十三分止，其「鄉戶衙前」歲以六十六人為額，以十二縣產錢課排共存留九百九十戶，仍請罷里正，以寬衙前，歇役年限。治平元年，詔遣職方員外郎方嶠等詣州相度截損衙前舊額定一百五十六人，詳定所審奏按令以戶口立 額，福州大藩場務等處所差人數不少，其衙前立以二百二十人為額，減放三十四人有旨見闕六人更不填補，止減放二十人，於是鄉戶衙前以五十六人為額。「押錄衙前」 五十五人，「長名衙前」六十人，「客司通引官」五十七人，凡二百二十八人為衙前額。 熙寍三年，鄉戶衙前增為七十二人，明年行募法，令人出免役錢，七年州定長名衙前一百一十七人，(情愿投名，不請僱錢)雇募衙前三十七人，內主押綱運，搬請官物三十 三人，主持館驛四人。

耆、戶長二等戶、弓手、莊丁四等戶中 
承符、散從官、人力、手力四、五等戶，為州縣追催公事、奔走驅使解子《淳熙三山志》14/二十五人，初州公事，有文移府望解子、腳力等，齎以下縣，從鄉戶差不力替期。咸平四年，州請依驛子例，一年替，先是輸納州帑，縣各以手力赴郡揀鈔， 景祐五年罷差，亦令解子傳鈔渡子管渡口、斗子、掏子、秤子、庫子、倉子三、四等戶轎番抬轎子醫人州三人、縣各一人。嘉祐六年…其外縣醫人聽附近村抽取，各不限主客戶，仍不得影占州色役。熙寧四年，本州相度諸縣醫人，如無願祗應處量給傭錢募人充應。
差役對農耕的妨礙

3、 募役法

熙寧三年(1070)開始討論，四年十月頒布免役法

免役錢﹕上戶分五等﹔中戶分三等﹔下戶分二等，原則上原四等戶以下不輸錢﹔坊郭戶分為十等，6等以下不輸錢。助役錢﹕官戶、未成丁戶、單丁戶、女戶、寺戶

役人由53萬6千減少至42萬9千人

熙寧9年役錢收入1041萬45513貫石匹兩，支出648萬7688貫石匹兩。

《文獻通考》〈職役考〉12/〈歷代鄉黨版籍職役〉﹕蓋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於任怨，而不為毀譽所動，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盡令輸錢，坊場酒稅之入盡歸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無怨而實則農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於百姓何所不便之說。

哲宗元祐恢復差役，紹聖年間又行免役法但宗室、貴戚免出錢，改由保長負責督稅

徽宗崇寧年間蔡京主政，將品官、豪強之家役錢，轉賦於下戶。
4、 南宋義役

徵收免役錢，但仍須服役，「差募之法并用」

義役：《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7/〈處州義役〉乾道中，范文穆成大知處州，言：「松陽縣民輸金買田，以助役戶，為田三千三百畝有奇，排比役次，以名聞官不煩 差科，可至一二十年者，請命諸縣通行之。」事下戶部看詳。蓋江浙民久病差役催科， 往往破家竭產，用是良民憚役，爭訟囂然，故文穆以為言，然事未下也。及文穆為中書舍人復言：「處州六邑義役已成可以風示四方，美俗興化，請命守臣胡沂以其規約來 上，從之。(乾道七年正月)淳熙初，知州事陳孺還朝乃言民閒貧富不均，今止據舊規差 役爭訟不已，請依舊法，以物力資次差募，事下常平司(三年二月)已而用言者請，命郡太守務在必行，有能率先量與推賞(六年正月)言者又請有罰以禁其沮敗，許之。(六年二月)於是知常州李結請捐官田予民，以充義役，自兩浙始。先以本州未經佃戶官田 二十餘萬畝，均給義役。事下版曹、給舍議，遂命結措置以聞。(六年正月)而卒不能行。久之處之布衣上書申言義役事甚詳(八年十二月)詔知州事李翔修義役事。翔因請民 田百畝，毋問其官民並僧道，皆出田二畝，以助保正，長官為置坫簿簿，子孫毋得覬覦。此法一成，可為數百年之利。上許焉。然官民僧道既出丁役錢，又取其田以助役，是再役也。議者謂官吏科需，法所當禁，何立法以助殺人倍備之資。由是處州舉人，經御史臺訴其擾。(十年六月)翔不以為然，執政王魯公等，皆是翔。時蔣尚書繼周為右正言，因力論其擾民，請罷翔議。令兩浙見行助役去處，聽民從便，官司不得預。或有爭訟，令郡縣如著令行，十五年冬十月也。先是我先君子為饒州德興宰，奉詔舉行義役事，乃令民以田之多寡，為役之久近。如多者役二年，少者不過役三月。又自三等以上，各戶賦輸皆與之期，不以委之保正。至，則隨手給鈔，即齎民一錢，用是稅節賦時，以後為恥，而保正之趨役亦爭先而不辭也。邑人繪先君之像祠焉，太府寺丞浮梁程宏圖為之記。今二十年矣，其義役規約故在，當有能舉行之者云。

5、 人口比例—役法與宋朝的關係

農村客戶平均值約為1/3

上戶﹕劉安世﹕「損九分之貧民，以益一分之上戶」

中等戶﹕河北附近第三等戶，「家業少有及百貫者

6、 結論

《文獻通考》13/139〈歷代鄉黨版籍職役〉﹕ 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設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僱。僱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為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諸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為差。…僱便於差，義便於僱，至於義而復有弊，則末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冑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於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為故有避免之人琬言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士逸即知政令風化漸以獘也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為，故有輪差之舉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差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污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閒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徭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徭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民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王荊公謂﹕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服役於比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舉以為比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為姦，或匿賊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獘，役議愈詳。元祐閒，講明差、僱二法，為一大議論。…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僱役者，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自任僱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僱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閒，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僱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僱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僱役錢，為不便又當時各州縣所徵僱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以備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僱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囷倒廩不足賠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僱役之法豈復可行僱役之金豈復能了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為善者亦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為吏者以狐兔視其民睥睨頤惟恐墮之不早為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為殃上下狙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為宦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閒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為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餼廩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鋤姦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泛之支備以養其事力賦斂之簿書必覈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毌使受稽慢之罰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愛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必曰僱曰義之紛紛哉不然舉三代以來比閭族黨之法所以聯屬其民上下相維者反藉為厲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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